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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职业教育立法的实践探索及其启示
陈 媛，祁占勇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职业教育法是调整和规范职业教育活动的行动准则，是公民接受职业教育权的基本保障。国
外职业教育立法实践中，注重职业教育立法体系的建立、强调政府在职业教育领域中基本职
责的行使、搭建了多元化的教育投资体制、强化“双师型”师资队伍的打造、健全了统一的职业
资格认证制度、构建了完整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立法经验，应
从加快改善职业教育法治的发展环境、形成“政府牵头，多方共助”的多元化经费投资机制、建
立系统规范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加强职业教育监管，完善职业教育监督机制、尊重企业
的参与权，实现“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等方面入手，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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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发展保障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立体

化机制，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其中推进职业教育法律

法规体系建设就是一大重要举措，法律不同于其他公

共行为规则的特殊性就在于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

可的，是具有国家强制性的社会规则。 职业教育法律

制度是适用范围极广的规范体系，它是社会全体成员

所必须遵守的，也是规范教育培训市场有效运行的治

理手段，更是搭建各教育培训机构和职教院校的立交

桥,凭借一系列的法律政策手段来保障和促进职业教
育的发展是现代教育管理机制的重要手段。

一、国外职业教育法的实践探索

职业教育法在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受职业教育

权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基础性作用， 对规范职业

教育事业的有序运行和高效发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

保障性作用。 研究职业教育法不仅能够对推进全方

位、系统化、多层次的职业教育立法进程发挥关键引

领与调控作用，还对我国完善行政、立法、治教、治

校、 社会五位一体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提供经验借

鉴和理性智慧，有效提高其立法质量，规范职业教育

事业的科学发展。

（一）建立了完备的职业教育立法体系，为职业
教育提供法律保障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普通教育不同的是， 它侧重于职业技术和实际工作

技能的培养，其发展变化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发展

和文化变革息息相关。 近年来世界各国立足经济社

会发展的大视野背景， 普遍重视职业教育的改革发
展，并相继产生大量的职业教育法规，制度化演绎成

为调控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可忽视手段， 将规范化治

理意识渗透在各项法律政策文本中。 19世纪中叶以
前，职业教育基本上只是私人自己的事，政府很少参

与其中， 因此并不存在具有规范效益的职业教育立

法。直到 19世纪中叶，伴随各国工业革命的爆发，职

业教育才逐渐得以普及发展。 为解决农业生产领域

中技术人才匮乏的问题， 美国颁布了第一个职业教

育法案———《莫雷尔法案》， 开创了教育为工农业生

产服务的社会功能， 打开了职业教育立法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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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 年联邦政府颁发《职业教育法》，并分别进行了

1968 年《职业教育修订案》和 1976 年《职业教育修

正案》两次修改，扩大了美国职业教育对象和范围，

加强了职业教育立法的制度发展， 指导着职业教育

的发展。 1917年出台的《史密斯-修斯法案》（Smith-
Hughes Act） 规定了各州职业教育委员会担负着本
州职业教育事业发展拨款工作， 奠定了美国职业教

育经费治理的法律基础[1]。 1984年《帕金斯职业教育

法案》重视落实绩效问责制，强调借助国家公共财政

手段资助职业教育，开启全民职业教育之门[2]。 德国

作为职业教育发展最为典型的国家， 加强职业教育

法规的完备化也是保障其职业教育得以迅速发展的

重要因素。早在 1969年就颁布了第一部全国统一的
职业教育法令，实施了管理分割体制，联邦政府负责

企业培训立法和管理工作， 行业协会则负责企业培

训的具体管理工作[3]。 其作为西方国家中最严密、最

详细的职业教育法规对德国的职业教育起到了最关

键的法律基础性作用， 对其他国家制定职业教育法

提供借鉴意义[4]。 随后又相继出台了《职业教育促进

法》《企业基本法》《手工业法》《青少年劳动保护法》

等多项法案来完善德国的职业教育立法，使职业教育

的实施与发展变得有章可循。英国 1889年颁布的《技

术教育法》是其职业教育法治体系的核心法律，正式

将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学制中，并要求在各地设立

技术教育委员会来调控管理其职业教育的发展，之后

在基础法律之上也衍生出一系列的补充性发令[4]。 此

外，巴基斯坦则通过制定职业发展战略规划（Ed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ic Plan，2014-2019） 来加强对职
业教育的规范化治理，其主要强调了政府要构建职业

技术培训体系的组织结构、推行学徒计划以提高职业

教育发展的教学质量和培训治理，提高职业院校学生

的就读比例，增加认可的职业教育专业技能和理论知

识，改革职业教育的模块化课程体系，促进职业教育

事业的蓬勃发展。对于极度重视公民法制意识观念培

养的澳大利亚而言，各州先后出台了一系列职业教育

法律法规来规范各利益主体在发展职业教育中的职

责。 如首都地区颁布的《职业培训法》（1989）、新南威
尔士州颁布的《工商业培训法》（1985）、维多利亚州颁
布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法》等[6]。

（二）明确了政府在职业教育中的主要职责，加
强职业教育的政策支持

在研究国外职业教育立法中， 可以发现各国政
府均明确规定了政府和社会组织在职业教育事业中
所享有的权利与履行的义务， 尤其是政府在参与实
施职业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主张在国家政府领
导管理下，各级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协同参与，促进

职业教育事业的有序运行和高效发展。 瑞士在 2004
年修订生效的《瑞士联邦职业教育法案》明确规定了

联邦政府以及各州政府在参与职业教育事业发展过

程中的主导作用， 其中联邦政府负责战略管理和开

发， 各州政府则负有执行和监督的职责 [7]。 英国在

《1944 年教育法》（《巴特勒法案》）中，加强了国家对

教育的指导和调控，设立教育部，以便统一领导全国

的教育事业 [8]。 德国的首部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是在

1969 年颁布的，又称《德国联邦职业培训法》，明确

了由州政府专门负责教育事务的部门颁布有关学校

层面的职业教育立法， 政府对其发展负有直接的不

可规避职责。 德国政府在职业教师教师培养也起到

了主导作用， 以国家政府干预的方式加强其专业化

训练， 尤其是对职业教育教师获得资格认证的制度

规定，为其确定了法律地位[9]。法国在 2013年颁布的
《职业保障法》中提出要面向在职人员设立职业发展

委员会，并在随后颁布的《职业培训和社会民主法》

（2014）中，用法律形式正式规定了该委员会的职能，

将政府的部分职责转移至职业发展委员会， 打破部

门管理界限，实行对职业教育的统一领导和监控 [16]。

韩国在 1949 年颁布的《大韩民国教育法》强调要优

先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接连出台了 《产业教育振兴

法》《职业训练法》《加强重化学工业教育方案》《职业

训练基本法》等相关职业教育法规，梳理了政府在职

业教育发展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调整了职业教育的

整体发展战略[10]。

（三）建立多元化教育投资体制，保证多渠道筹
措职业教育经费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是支撑国家职业教育得以有

序健康、长远发展的一项必不可少支出。随着世界各

国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关

教育经费的法律保障， 明确政府在教育经费投入的

法定责任， 已成为各国职业教育经费改革与发展的

显著特征。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采取

立法举措明确了政府应继续对职业教育事业建设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如美国 2006年颁布的《卡尔·D·珀
金斯职业和技术教育法案》 规定要采用联邦政府支

持的形式对美国 50 个州的全部职业生涯与技术教
育提供 13 亿美元，用以促进职业教育教学的科学化

管理和多元化办学[11]。 日本的《职业教育法》规定，专

修学校属于非正式学校机构， 办学主体可以是国家

政府主管部门，也可以是地方团体和企业个人，这也

意味着日本的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的多元化。 不

同于它国的是， 日本的社会筹措教育经费占教育经

费总投入比重较大， 发挥了日本私立学校众多的优

势，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12]。 爱尔兰则通过建立企业

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律法规来达到多渠道筹措教育经

费的目的， 如 1967 年颁布的法律要求雇主缴纳税
收，为国家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提供财政资金来源，

而对提供教育和培训服务的机构则出台免除增值税

的相关政策[13]。 德国职业教育中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模式取得显著成效， 其办学主体的多元化也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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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经费投入的多元化，涉及国家教育部门、劳

动部门、多行业协会、企业家、社会团体以及社会个

人的多类型参与者， 其中联邦政府和企业是主要的

职业教育经费承担者。 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健康发

展，均离不开其强有力的职业教育经费保障，故确保

了政府在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中的法定责任， 建立多

元化教育经费投资体制， 将会对有效促进职业教育

的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四）设置了科学的教师选拔和培训机制，保证
“双师型”师资队伍的专业性

教师作为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对整个

教育活动而言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放眼国

际， 可以发现各个国家的职业教育教师师资培养都

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始终出现在职业教育

法研究领域中，影响着职业教育的改革进程。 目前英

国最新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相关政策规定， 即由

英国教育与培训基金组织在 2014 年出台的《教育与

训练部门的教师专业标准 （英格兰地区）》， 这是继

1999年首次颁布的第三次修改版， 借助 “双重专业

化”核心概念定位职业教育领域中的教师考核标准，

要求职业教育教师不仅应成为一名教学专家， 更应

是某一行业的技能专家[14]。美国的职业教育师资培养

不同于别国培养体制， 由于其典型的地方分权制特

殊性使得其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也呈现出相对独立、

各具特色的培养方式，其最早可以追溯于 1917 年颁
布的《史密斯-休斯法案》（Smith-Hughes Act）[15],随后
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法规来加强职业教育

教师的专业化培养。 在德国关于职业教育教师究竟

应该是教育工作者还是专业技术者的争论贯穿了其

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发展的整个过程。在进入 21世纪
之后， 德国不再关注社会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教师专

业化发展， 而转向了教育学意义上的职业教育教师

专业化发展， 并基于教育学视角制定了教师专业化

发展标准， 即 《教师教育标准： 教育科学的视角》

（Standards für die Lehrerbidung:Bildungswissens -
chaften）[17].随后 2008 年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
又为培养职业教育教师的专业化发展颁布了 《各州

有关教师教育专业学科与专业学科教学法共同内容

的要求》（Landergemeinsame inhaltliche Anforderungen
für die Fachwissenschaften und Fachdidaktiken in der
Lehrerbidung）， 用以从学科专业特色的方面对职业
教育教师予以针对化规定， 培养职业院校教师的专

业化成长意识[18]。 在德国想要成为一名真正的职业

教育教师，需要参加指定培养课程，并通过两次国家

级考试， 方可完成一个职业教育教师培养的全部过

程，才真正有资格去应聘职业院校教师岗位[19]。 这在

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培养进程的

有序规范发展。

（五）形成了完善的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保障职

业教育的发展质量
职业资格制度是按照国家制定的职业技能标准

或任职资格条件，通过政府认定的考核鉴定机构，对

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或职业资格进行客观公正、 科学

规范的评价和鉴定， 对合格者授予相应的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的制度[20]。 而英国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最为

显著的贡献就是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 包括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和普通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NVQ），这是国家按照一定标准对学习者的技
能水平予以科学规范、客观公平的考核与鉴定，规范

了职业教育的有效发展[21]。 法国为促进职业教育的

专业化发展， 实施了经验获得认证制度， 将之写入

2002 年《法国劳动法》之中，并与 2014 年第 2014-
1354 号法令进行了全方位改革，将其中一个认证条

件转变为“三年连续或间断的工作经验”，它是一项

面向全体公民的兼备权威性认可的职业资格认证机

制。促进了学生就业，并有效保障了职业院校的教学

质量和就业现状。 澳大利亚也在全国范围内制定了

一套完整的国家性资格认证制度， 即澳大利亚资格

框架制度（Australi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简称
AQF），其目的是为了整合巩固澳大利亚国家的资格
认证，囊括高等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三大教育

领域，其作为一种全国性通用的资格评定框架，为不

同教育系统间的资格认证提供了衔接平台， 对提高

澳大利亚的教育质量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22]。

（六）形成了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基本模式，
为职业教育提供多方支持

我国 2010 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要求：“调动行业企业

的积极性，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

的办学机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的办学法规，推进校

企合作制度化。 ”这是因为校企合作式发展模式已经

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制度的核心模式， 而发达国

家已基本形成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办学模式，其

起步早、政策全、措施多、成果大。其中发展较为成熟

的有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德国的校企合作

办学模式即为“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它是一种借

助行业协会和企业集团共同主导的一种特殊培养，

1969 年颁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作为其纲领性法

律法规，对其提供直接法律支撑，后 2005 年与《联邦

职业教育促进法》相融合，形成新的《联邦职业教育

法》，确立了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在职业教育发展中

的核心地位[23]。 同时德国还针对校企合作颁布了许

多具体法律条例，如《企业基本法》（1972）《实训教师
资格条例 》 （1972） 《联邦德国职业教育促进法 》

（1981）《职业培训条例》（1984）《手工业学徒结业考
试条例》（1987）等诸多法律 [24]，对企业开展职业培训

提供指导依据和标准化规定。与德国不同的是，美国

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是指一种合作式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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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育，其产生于工业化进程的大背景下，是为了满

足工业发展的需求。 二战后美国围绕校企合作模式

的规范有序运行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案，如

《职业教育法》（1963）《青年就业与示范教育计划法
案》（1963）《职业训练协作法》（1977）《柏金斯职业教
育法案》（1990）《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1994） 等纲
领性法案和配套性政策 [25]，其中《柏金斯职业教育法

案》提出要开发学生的职业技能，将有关社会事务及

商业活动提前引入学校教学课程， 做到学校和企业

的合作化教学。 日本的校企合作人才培训模式又称

之为产学合作，其形成于二战前后，于二十世纪五六

十年代逐渐得以成熟。二战后，日本出台了诸多与职

业教育产学合作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为其提供必要

的制度保障。 如 1993 年修订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

法》，确立了日本产学合作的法律地位；《关于振兴科

学技术教育的意见》 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职业院校与

产业界的合作关系[26]。 相比较这三个国家，法国的校

企合作平台构建则是通过实施短期实习计划 （Le
Stage De 3e）和建立职业资格园区（Les Campus Des
Metierset Des Qualifications）， 且均对此颁布了相应
的法律法规， 以保障二者可以有效推进校企合作的

创新性发展。

二、国外职业教育法实践探索对我国的启示

（一）尽快改善职业教育法治的发展环境
改革开放来， 我国职业教育得到了持续化蓬勃

发展， 故站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

中，加强职业教育法治环境建设，为职业教育提供

一个健康高效的运行空间。 一是真正重视职业教

育， 大力宣传职业教育法治建设。 目前国家已陆续

出台众多政策提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说明国家对

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加强，但仍未从根本上

解决普职融通问题。 因此这要求国家借新时代依法

治校的东风，大力宣传职业教育的发展愿景，健全

职业教育法律法规政策， 实施职业教育法律援助，

营造一个有利于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法治体系建

设的政治、社会环境。 二是改变不利于职业教育法

治建设的思想观念。 对职业教育不如普通教育的偏

见是源生于我国的传统观念， 其存在是根深蒂固

的，“三重三轻”现象普遍存在，是难以在短时间内

得到根本改变的，社会人士对重普轻职的价值认同

还没有得到本质转变， 没有人说职业教育不好，但

就是没有人愿意主动选择去职业院校接受职业技能

教育。 因此国家应搭建一座普职立交桥，消除普通教

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歧视差异，真正实现教育一体化

发展。三是推动制定重要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及配套

的职业教育部门政策规章， 充实职业教育法治体系，

促使职业教育的发展变得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整

体上保证职业教育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形成“政府牵头，多方共助”的多元化经费
投资机制

当前制约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就

是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与有限的供给之间的矛盾依

旧突出，相比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经费投资还远

远不够， 难以满足职业教育的创新化发展所需资金

保障要求。职业教育经费投资机制包括投资来源、投

资分配、投资支出等方面，职业教育投资渠道建设要

采取多元投资主体制，以政府、企业办学“双主体”投

资为主，其中，政府投资经费投入应占较大比例[27]。

一方面政府应通过颁布《职业教育经费投资条例》及

相关政策规章，确保教育经费的及时到位，明确和完

善职业教育投入机制，保障职业教育经费投资，为发

展职业教育、保障职业教育支出造就必要条件。另一

方面政府应通过制度建设在更大范围内吸引市场投

资，鼓励私人或团体筹捐赞助职业教育发展，借助社

会力量办学从而弥补国家教育经费投入的不足，以

最终达到多渠道筹措职业教育经费的目的。此外，对

于如何使教育经费得到合理高效的管理和使用，促

使其发挥最大化效益， 也是构建多元化经费投资机

制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政府应出台职业教育

经费使用规范手册，做到专款专用，力求提高教育经

费的使用效率， 使教育经费单位成本可以获取最大

化效益；成立职业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对职业教育

经费的筹措和使用进行长期跟进监督， 对经费使用

不合情的教育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由

于我国是人口基数极大的发展中国家，其地区经济、

文化差异明显，故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国家级经济

贫困地区，国家政府应当予以一定的财政倾斜，借助

出台专项补助、 奖励资助等普惠性政策以扶持经济

薄弱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 促进职业教育高效化发

展，均衡普职教育发展，真正将职业教育纳入我国国

民教育体系之中。

（三）建立系统规范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
职业教育教师作为一种专业化要求极高的特殊

职业， 在我国并没有设置统一的入职考核标准，《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也只是对教师考取各个级别

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的相应学历进行了具体规定，并

未涉及实际聘用制度， 导致职业院校在教师的实际

聘任中显示极大的随意性。 这就需要在职业教育立

法中明晰职业教育教师的法律地位， 制定职业教育

教师的编制标准和选拔机制，推动我国“双师型”职

业教育教师培养体系的形成， 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

培养教学专业性高、应用技术强、数量充足的高素质

“双师型”教师队伍。 为此，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培

养。一是制定科学统一的“双师型”教师资格认定、选

拔标准。 职业教育教师不同于其他层次教育教师的

特殊性就在于职业教育教师的培训具有针对性，这

是由职业发展性质和培养目标所决定的， 若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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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师只具备谋一领域的理论知识或专业技能，就

会对教学工作的开展产生严重影响。 因此对职业教

育教师应具备的基本能力予以明确规定， 规定其不

仅需要在学校学习大量系统的理论知识， 还必须深

入企业、工厂进行一定的技能训练以掌握职业技能、

获得教学经验，持双证上岗。另外在岗期间还必须从

学历层级、理论知识、专业技能、教学能力等方面量

化“双师型”教师的评判标准，设置严格的职称考核

标准。 切实提升“双师型”教师的薪资水平和其他福

利待遇，满足教师的物质需求。一方面在职业教育立

法中给予“双师型”福利待遇和职称编制一个明确的

标准规定，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教育主管

部门、学校管理者可以适当依据各地各校“双师型”

教师的自身情况出台相关补充性政策规章， 为工作

表现突出的优秀职业教育教师提供专门奖励， 激发

内在工作动力，培养一支充满活力的师资队伍，保障

“双师型”教师的可持续发展，有效提升职业院校的

办学质量，实现“产教研”互融一体化发展。

（四）加强职业教育监管，完善职业教育监督机制
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现象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

中仍然存在， 想要促使职业教育法治建设更具实效

性，就必须加强职业教育监管，深化职业教育依法行

政方式，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监督机制，对发展职业教

育事业形成全方位监管。 一是理顺我国职业教育事

业发展的监管主体， 是归口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统

一领导与管理， 同时又掺杂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对于职业资格认定、 职业教育证书办法的协同

管理，还夹杂各行业和诸多企业的参与式管理[28]。 二

是完善职业教育监管评估体系， 政府在简政放权的

前提下， 要在法律规范中对各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

和办学审批程序制定严格标准， 同时还应建立第三

方评估机构和职业教育的不定期督导检查制度，不

仅要对职业院校的校园环境、教学水平、财务收费等

情况进行核查监督， 还应评估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

发展水平和就业质量，并将督查结果予以公布，得以

透明，有效发挥社会集体的监督导向作用，规范职业

院校科学化、规范化管理。三是推进现代职业院校依

法治校的监督评估机制。加强法制宣传，推进信息公

开制度，制定职业院校依法治校指标体系，尝试职业

院校依法治校新试点。 四是创新职业教育绩效问责

评价体系， 绩效问责作为促进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

重要机制，一直蕴含于美国支教立法思想中，它的存

在对推动美国职业教育的宏观调控进程发挥了积极

作用，值得我们借鉴学习。因此在职业教育立法中强

化对绩效问责的定义、 原则、 措施等内容的详细论

述，同时也要强调绩效问责的奖惩兼备规定，以增强

绩效标准的科学性和法律条文的可行性。

（五）尊重企业的参与权，实现“校企合作”与“产

教融合”
21世纪初我国产业升级所面临的高技能人才短

缺因素，引发了全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社会地位的大讨

论，涌现了技能型人才也是人才的观念，从而促成了

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战略地位的确立， 为 21世纪现
代职业教育的全面建设奠定了重要的观念和政策基

础。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内容是进一步巩固职

业教育地位，为校企合作搭建国家制度平台。 如今我

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时机已经成熟， 各部门

应当协力制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制定职业

教育校企合作的专门法律， 有利于厘清政府与企业

的主体关系及其各自的职责权限、基本合作原则、合

作内容、师资配置、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具体规范

内容，明确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基本职能要求，保障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中经费投入的政策保障、 法律援

助， 以强制性法律形式监控职业教育的各个发展环

节，健全企业、行业参与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各项

激励性措施， 加强学校与特定企业之间的长期战略

性合作，形成“政府牵头，企业参与”的多元化办学渠

道，有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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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Vocational Education
Legislation

CHEN Yuan,QI Zhan-yong
（School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062,Shaanxi）

Abstract：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is an action criterion for adjusting and regul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c－
tivities, and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citizens’right to receiv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ractice of foreign voca－
tional education legisl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ocational education legislative system was emphasized, the imple－
mentation of the government’s basic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as emphasized, a diversified
education investment system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double teachers”team was strengthened and
unified. The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system has established a complet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l－
ent training model. Learning from foreign advanced vocational education legislative experience, we shoul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rule of law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m a“government-led, multi-party
assistance”diversified funding investment mechanism, establish a systematic and standardized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strengthen vocational education supervision, and improve vocational educ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respect for enterprises’right to participate, start with“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and“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to build a legal system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vocational education law; practical exploration;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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